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您的一系列研究的关注和思考却迟至 2005 年左右。特别是 近几年来，“形
象”研究在学界大有风生水起之势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这一领域，您如
何解释这一显在的“时差”？



















件正是由您编著的煌煌八卷 《中国形象：西方的学说与传说》 在 2004 年 5
月的出版。那对于整个学界而言，无疑是一大盛事。乐黛云教授在第 17 届
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高度评价您的这套著作“为形象学的进一步研究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朝遥远》 的写作思路，对这些问题做以说明，事实上， 《天朝遥远》 似乎还没
有完全回答这些问题？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些对于我们理解  《天朝遥远》 在您的一系列研究中的位置与意义非常重
要。在我个人看来， 《天朝遥远》 的完成与出版，在您整个研究规划中似乎









化。从 2006 年年底到次年 9 月，不过短短的几个月，您的研究其实已经进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为中国现代性自我认同与自我肯定的方式与方向。Ian Buruma 和 Avishai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境，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文化霸权。Bryan S. Turner 在其 Orientalism，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观念的思路，忽略了物质史的重要性。比如，孟悦女士在她的 Shanghai and 








肘。孟悦的研究可能多少受到了 Andre Gunder Frank 的 ReOrient: Global 
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和 Kenneth Pomeranz 的 The Great Divergence: 
Europe， China，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等研究的
启发，意在开阔的世界体系视野中，重构亚洲与欧洲的互动关系。我注意到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周 宁：如果借用并引申韦伯的“去魅” （disenchantment） 概念来描
述跨文化形象研究的内在理路，那么我可以说同时还有一个“再魅” （re-
enchantment） 的过程与批判、解构相伴始终。批判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
的生成与再生产机制背后的文化一元主义，其根本诉求并非一个虚幻的
“诸神纷争”的文化多元主义环境；相反，是要在这个前提下寻求一种具有
超越意义的普世立场。跨文化形象学正是在这种“去魅—再魅”的框架中追
寻其另一重更重要的、存在于印刷载体之外的意义的，它需要读者投入更
加冷静深入的思考才能领会。
周云龙：韦伯曾经说过，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，在十年、二十年或五十
年内就会过时。您能否预测一下您的研究目前所具备的前沿性和“热度”能
持续多久？
周 宁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韦伯接下来好像还说过，这种成就的迅速
过时就是科学的命运，也正是科学的意义所在，而且这种情况几乎可以涵
盖所有的文化领域——科学工作的每次完成，都意味着新的问题的诞生，
它请求被人超越，请求相形见绌。对于我从事的跨文化形象研究，我本人从
未尝试着去预测它的“时尚”程度，我在回答你今天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时，
已经指出，一项研究被关注的程度与其对时代的重大的问题的回应能力有
关，而且随着思考的深入，一个研究领域的新问题将会层出不穷。所以，我
想，跨文化形象学如果要真的拥有某种你所说的“热度”，可能还要取决于
我和学界的朋友们一道，经过艰辛地努力之后，在这一领域中所能赢得的
自由思想空间的范围。其实，你今天提出的很多问题都颇为尖锐，有的问题
我甚至一时还无法给出使你满意的回答，它们还有待于我在进一步的研究
中加以认真地思索。不过，你追问的态度和提问的方式已经让我欣喜地看
到了一个相当开阔的思想空间，我真诚地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到这一
领域中来，进一步推动相关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研究。
